
隆波田：平凡僧‧獨特質 

瓦他那‧蘇普羅瑪加卡醫生[泰國] 
  
你若是曾幸會隆波田，也許會以為他只不過是位安詳靜默的老僧，有如在泰境內常見的其它老僧一

樣。可是，只要稍稍留意，就該注意到，安詳中，他一直是非常鎮 定、靈敏和覺知自己的。 
  
當我們有緣向他請益雜難時，體會了這位平凡僧的超然：一位近乎文盲的人，竟一貫地強調與教誨

唯一的主題——「覺」（證悟的自覺）。解疑時。他睿智清明，對所有的問題的開示，不凡到足以嘆

為「難以置信」。一 位不曾受過眾所珍惜正規教育的人，竟能有此能耐，以一種簡單、清晰、深入、

具體、明確地理解方式來解答所問，徹底平息我們的疑惑。 
  
如何地標榜隆波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教誨。他的開示，即使是對非常簡單或基本的問題，都

彌足珍貴，似暗處明燈，驅散黑暗，引發見道之光，衍生智慧之 芒。他的開示，將或多或少地有

益於已發願卻猶在探索、那些迷失在黑暗中——無知、疑慮、不明的人。 
  
在隆波田生涯的最後五年中，我和那群照顧他的醫療同事們，偶爾求教於他，以除去心中疑慮。僅

將他的答案、開示和見解輯錄如下，以供那些也許覺得他們有用之 士之需。在此，沒有對隆波田

歌功頌德的意圖，也不想藉此提升或感激對他的信仰。 
  
仔細思辯、親自檢視、理解下文是讀者的義務——一種 我們都應尊重的權利和義務。 
  
一、宗教 
       隆波田談宗教時認為：“宗教即當事者。” 當我們見聞這句話時無法理解，因而請示：“宗教真

是人嗎？”他答復如下：“宗教僅是個詞彙，用以標明一位被認為已悟真理或人類生命本性的人之教

法。此類教法紛然。一旦涉論宗 教，即可能引起疑惑和爭辯。因此，請恕我默而不談。可是，你

欲知真相，人生的實性（法），我將告訴你，一旦開悟，你對宗教的疑慮即可消失。” 
  
二、云何求法 
      有一次，我請教隆波田是如何會發心求法的。他解釋道：終其一生，他曾堅持傳統的修行——
虔誠的持戒、遇緣即修功德、做布施、年供僧袍。可是，就在最後一次籌措僧袍年供時，他為此功

德與家人起了爭執。“我因此”他繼續道：“做瞭如下的思維，究竟為何持戒、修功德、盡力布施，

而心中仍起煩惱？因此我決意實時尋求真理，使我由苦（煩惱）的束縛中解脫之法。” 
  
三、法非衣裳 
       隆波田有一次告訴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他曾誤信“法”是身外之物，像衣裳一樣，必須尋求

而後穿戴。事實上，“法”當下既是，人人本具。 
  



四、學法 
      論及學法，隆波田道：“學法僅資議論，於事無補。應運用它，修至究竟，方能得到大利益。” 
  
五、阿難尊者的故事 
       我總是不解，為何阿難尊者聽聞、理解佛所說法比誰都多，而不徹悟真如。 
    隆波田解釋：“阿難尊者對佛陀之認識極深屬實，可是卻未認識自己。佛陀圓寂後，阿難尊者學

習真正認識自己，而成究 竟覺。” 
  
  
六、隆波田經外說法 
       有一次，我向隆波田提起，人們在學佛時，通常將三藏（巴利藏）奉為權威教典，而他說法時，

卻幾乎不涉及三藏。 
    隆波田指出：“佛所說法，在他圓寂數百年後才被結集於三 藏裡。而此佛典，於往後數千年裡，

又幾經抄錄，教義也許記錄極佳，然而，當今讀者能否領會當初記錄此教義者之本懷則頗足商榷。

對我而言，一味地引用教典， 有如在擔保他人主張之真實性，而那些主張，我未必肯定（隆波田

也沒有否定）。可是我告訴你的事，我能保證，因為是由自己直接體驗中流露出來的。” 
 “教典有如地圖，對於不識路者或未達到目的地者適用。對已到者而言， 地圖則無意義。” 
 “此外，三藏係以印度某地域之方言寫成，因而對該地區人士或知曉該方言者適用。然而，佛所教

之法，並 非可茲壟斷之事。它是超越語言、文字、種族、性別、與朝代的。果真悟法，當以自己

的語文來教化與表達。” 
 “研讀三 藏本是好事，但是別執迷名相。以芒果為例，不同語文，可以用不同字眼來表達它。別

陷入名言及譯詞的爭論。沉迷地認為只有一個字能正確地稱呼它而忽略了芒 果，任其腐爛。只要

吃過芒果的人，一定知道這水果的實際味道，不管它被稱為什麼，甚至不會被命名。” 
  
七、受欺於念 
   隆波田說，我們人類總是思慮不停，恰如河中湍流。迷失或者受欺於念，猶如汲水囤積。可是，

我們若有覺性，念起時立刻如實地照見它，則像無阻的水， 任運流暢。迷失於念或者受欺於念將

引生煩惱。 
  
八、煩惱 
       有一次，有人請隆波田解釋何謂煩惱。 
隆波田取物置於掌中，緊握拳頭，接著，翻掌，放掌，指著掉在地上的掌中物說：“這就是 煩惱。” 
問者當下領會：煩惱是我們假想而執著不放之事物。它是可以放下的。隆波田說：“能很快 悟此者，

即是有智慧的人。” 
  
九、“繩斷”時如何？ 
      讀隆波田敘述其修證經驗時，很難理解他用以描述修行最後階段之比喻——“它正如一條緊繃

於兩柱中之繩子突然中斷，永遠無法再予連接。” 



被問及此，隆波田解釋：“語言僅不過是被傳統的用以表達某種事物的一種媒介。但是，能解釋你

所問境界的語言卻不存在。我們如 果把白色漆放在等量的黑漆一公分旁，將他們調勻，我們可以

稱中間的顏色為灰色，不是嗎？可是，假如百漆是放在黑漆的十公分外，而把兩者調勻，你便發現

沒有 語言能以一種使旁人領會的方式來解說其中任何定點的色調。那顏色，必須靠直接的體驗。” 
 “你注意過雲嗎？他們看來形狀不同。可是若乘飛機直入雲霄，他們看起來便與未飛入前不同了。” 
“沒有文字能解釋你所問的境界，它是超越語文的。臆測或者自忖它應如此或如彼皆是枉然。你一

定得自知，你一定得自見，你一定得體驗它。” 
  
十、瑣事 
       隆波田曾感嘆許多來看他的人只問些瑣事，例如做某件事可得多少功德、死後是否會再投胎等

等。很少有人問，佛教真正教導什麼？如何應用那些教法來修行？或者 該做些什麼以減輕煩惱。

隆波田僅回答所問， 他認為，由他來自問自答有關宗旨的問題並不恰當。 
  
十一、真與假 
      隆波田說，人模擬動物長壽，且思考、憶念都為殊勝。當他們共居於大社團時，為了社會和諧，

就有建立規則、習俗的必要。可是隨著時光的流轉，後代人卻把這些 由人心所創之習俗視為獨立

的事實。一旦有人指出這些事，實在是共同的假設遠非真實時，大多數人都拒絕接受，這種拒絕是

非常普遍的。 
“例如，所謂鈔票，實際上是紙。” 隆波田說：“我們試著用它，而人們接受它，使它有了價值。假

如人們不接受它，它便只不過是紙張而已。當今的社 會，我們用鈔票作交換的工具。任何人，沒

錢便難以維生；有錢能買到方便與舒適。可是，“苦”的熄滅，確是沒有價錢可以買到的。 ” 
  
 十 二、 修法 
       我曾問：“既然我們都同以佛為本師，那為什麼不同的 道場教授、修習不同的法？”。 
隆波田回答：“這是正常的。有人云，即使佛住世時，也有 一百零八個不同社（僧）團，每個社團

都宣稱他們的法門是正法而其餘的一百零七個社團都是追隨邪知邪見的。我們一定得運用自己的智

慧，細心審量。易於受騙、 懷疑與心扉閉塞都是歧途。任何能導致苦滅（煩惱止滅）之法就是恰

當、正確的。依法本身而言，所有知道它實相的人，都會有相同的想法”。 
有人問除了他的教法外，其它各種不同的教法好不好時，隆波田回答：“對他們是好，對我們則不

然”。 
  
十三、修觀會導致精神失常嗎？ 
 我們曾問隆波田是否真像某些心理醫生說的，修觀（比婆舍那）令人發狂？ 
隆波田回答：“一個不認識和不真正熟悉自己心的人就是瘋子。修觀，是學習認識自己的心，如果

會發瘋，那絕不是修比 婆舍那（觀）。 ” 
  
十四、涅槃 
       隆波田告訴我們，他和一位在家居士曾有過對話。這位居士在做完功德之後表示希望藉此功德



將來好入涅槃。 
隆波田問：“ 你打算什麼時候到涅槃？” 
村民答：“在我死後。” 
隆波田問：“你真想到達涅槃？” 
“對，我真想去哪裡。” 
隆波田接道：“果真如此，你應該趕快去死，就能很快進入涅槃。” 
那村民很迷惑：“可是我還不想死啊。” 
“既然你想入涅槃，為什麼又不盡快地死呢？這就顯示你誤會了。” 隆波田向村民指出：“佛從來不

會教人死後入涅槃， 而是教人在活著時證涅槃。” 
  
十五、云何出家 
        顯然的，隆波田尚是居士身時，便已證悟，為何又出家為僧呢？ 
“僧團是種團體，象徵著那些佛法修持很好的人，真正的僧伽。”隆波田解釋道：“身為僧人，比教

人知苦和滅苦簡單多了。” （編按：在泰國在家人對出家人極為尊重，把僧人視為老師。） 
  
十六、以石壓草 
       我曾請教隆波田關於對製心一處的靜坐(止禪)是否有用。他答:"這種禪法在佛之前曾被廣泛地

修習。它能引生一種平靜的心境，卻是暫時的。出定時，我們的心仍為貪、 嗔、痴所役使，並非

真正的改變，正如以石壓草，石下的草即使枯萎，一遇陽光，又生起來了。這與觀（比婆舍那）不

同。觀能開發認識與領悟，引生智慧而使心轉 化到較好的境界。 ” 
  
 十七、昆善塔拉 
       我們曾經問起昆善塔拉的事例，他被認為是布施波羅蜜的典範。可是，他的作為似乎對他的妻

小極不負 責。是否真的他布施眷屬的行為使他轉世成佛？ 
隆波田答：“昆善塔拉的事例，是個代代相傳了很久的故事。如果你認為它是真的，就該效仿他，

而把你的妻子和孩子 們布施給工、農們以助他們工作並成就自己成佛。可是，我若提供你下列的

比照——你目前所有的所謂對妻小的責任是貪、嗔、痴，舍下它們，徹底的放棄它們，你能了解嗎？” 
  
十八、信 
       隆波田總是說，我們不該馬上相信或者立刻排斥某件事，應該先仔細的思量或者考驗它，再信

或不信。 
隆波田述說佛陀的事蹟，以為此點的範例：“安古瑪拉是位太容易相信的人，他總是順從老師的指

示，甚至受命去殺許多人，他都作了。另一方面，我 們有逃遁的烏帕卡個案。他是佛成道時，第

一位遇見佛陀的人，雖然烏帕卡在佛身上見到佛使人生信和自信的特質，卻不願意相信佛業已自

覺，而走他自己的路，錯 失了向佛學習的機會。” 
  
十九、了解他的教義者 
我們曾經問隆波田，有多少人在聽了他的教法或者受他指導後能領會他的教義。 



隆波田回答：“大概不多於百分之十到十五，這相當正常。一位善根成熟的人便能及時領會。但是，

大部分對佛教有興趣 的人，仍執著於慣常的修法，如做功德。” 
  
二十、人護戒？戒護人？ 
       隆波田常問：“我們為什麼持戒持得像照顧玻璃杯，生怕它 碎了一樣？為什麼不能真正地在日

常生活和修行中以得戒，也就是平常心？ 戒應該能照顧我們而不是我們必須操心護戒。” 
  
二十一、功德 
       我請教隆波田：“做功德能不能就真給我們功德？” 
隆波田反問：“你以為功德是什麼？” 
當我告訴他我認為功德是我們死後所得之善終或歸宿以酬賞曾做之善時，他問：“你有沒 聽過出家

人念誦作僧袍年供所得利益，說它會使我們升天而又有五百或者一千神祗為我們的侍從。現在，想

想在泰國境內所有寺廟的數目。假若每年每個寺廟都舉辦 僧袍年供，到哪裡去找足夠的神祗給我

們每個做了功德的人？就這麼，我們把出家人想像成銀行會計，負責計算我們死後欠我們多少利

息，是吧？” 
我進一步問隆波田：“果真如此，你對當前一般以財物布施做功德的看法如何？” 
他回答如下：“財物布施做功德是好的。但是，它像稻穗，只能做稻 種用。我們若想吃飯受益，一

定要吃煮過或者蒸熟的米，而不是生米或者穗子。執著以迷信的方式用財物布施做功德是幻妄，迷

失在黑暗中，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是 一種白色的黑暗。至高無上，最究竟的功德是真正認識自己，

滅苦。” 
  
二十二、固執 
         我曾請隆波田去教我尊重的人，一位信心堅定且執著於傳統方式做功德的人。隆波田見了這

個人回來後，我問起了他們的際會。 
“那是個固執的人。”隆波田答复：“一個心扉閉塞的人。你讀過佛陀的 事蹟吧？佛陀初成道時，他

去 BENARES 教他以前的同修五比丘時，曾想到去找他從前的老師們 Alarakalma 和 Uddaka 
Ramaputta 以教導他自己證得的解脫，卻發現這兩位老師已經死了。 這是一件讓我有點懷疑的事

情。因為，這位未來佛才離開他那兩位老師不久。我無法確定他們的死是否是生理上的，但是，肯

定已死的是他們的心。” 
  
二十三、僧階 
       我們問隆波田：“在佛陀的時代，並沒有僧階級這回事，為什麼當今泰國又有這麼多僧階級？

這是不是件好事？” 
他回答：“僧階級是社會的問題和產物，你可以隨意說它是好或壞。可是，我們必須生活在他們的

社會裡。” 
  
二十四、學佛會使人變惡人嗎？ 
       我們有一次問：“為什麼有些出家人，學到高階層而還俗後行為險惡，通常比沒有出過家和學



過佛的在家人更糟？” 
隆波田答：“這種人只讀書，研究理論，但從不會研究過自己，所以從來不認識自己。” 
  
二十五、禮敬僧袍 
       有次我向隆波田提出：“我們很難知道一位出家人是真正的僧或只是宗教的寄生蟲，只看到某

人剃了發、穿橙色袍，便立即禮敬。”（編按：泰國人一見到僧人就要行禮） 
隆波田提出他的看法：“假如我們只是禮敬僧袍，那麼在行經紹興街時，在那兒整條長街排滿了賣

僧物的店鋪，我們豈不就要從街 頭到街尾地頂禮每家店鋪？ ！ ” 
  
二十六、福 
       隆波田告訴我們如何有一次在一位村民家中主持祈福贊誦時，要求一隻大盆來代替他的缽作為

聖水的容器，這是儀典裡不可缺少一環。 
贊誦結束時，盆裡的水也變成聖水了，隆波田不依傳統將聖水潑灑在與會人身上，卻拿起大盆滿滿

的聖水潑的房子地上到處都是，嚷嚷：“所有的人，請一起來幫忙整理東西，幫忙清洗地板，這就

是福。用聖水灑在我們身上，可能因對水中漂浮的 樹葉敏感起紅斑發癢，必須花錢買藥治療，像

這種事，怎可能是福呢？” 
  
二十七、葬禮  
       有次我們請教隆波田：“當我們舉行葬禮時，死人會不會從我們為他舉行的儀典中獲得利益？” 
隆波田回答：“葬禮是活著的人發明出來的傳統，因 為他們還是很不放心已死的人。究竟死了的人

是否能由儀式中獲益是件一直值得懷疑的事情。然而，可以確定的是住持和尚們會獲利。我們以為

出家人能承當郵差的 任務嗎？” 
  
二十八、出家人禮在家人 
       隆波田敘述如何有一次當他在老撾時，應一位村民之邀參加一個為該村民母親延壽的傳統禮讚

典禮。可是，儀式中隆波田並沒有唱念。因此，功德主便沒有如法供養 他。 
隆波田向村民解釋道：“為了使我們的父母延壽，我們要孝順他們，不單是請僧侶們唱念就期望我

們的雙親會因此而長壽。” 
他接著就帶領孩子們向他們的父母做了首次的禮拜。他自己身先示範。 
在場的村民們立即變得非常驚恐，認為隆波田有違常情，他們從不曾見出家人禮拜在家人。隆波田

因此向他們解釋：“當我 帶領孩子們跟隨我禮敬他們的父母時，根本不會禮拜在家人而是禮敬我自

己，因為我能教導人們了解確實延壽的正途。”  
  
二十九、神祠 
       我曾問隆波田有關被認為住在我們所提供的神祠中的土地公，我想知道這神是否真有神力來利

益或嚴懲屋主。 
隆波田說：“只要想想，假如這保護神真有神力，它為什麼不為自己建個房子，為什麼不自己造食

物來吃？為什麼它需 要等人來蓋房子給它供養食物？而所供的食物總是那麼一丁點兒，這神可曾



滿足過它的飢餓啊！” 
  
三十、佛教護身物 
       在認識他是誰之前，我見過隆波田。那時，我對佛教的護身物深感興趣。為了向他求個護身物，

我試著打動他而向他炫耀我的一件非常珍貴的護身物，吹噓這護身物 很古老，是七百年以前的產

物。 
他問：“這護身物是什麼做的啊？” 
我告訴他是陶器，是用極硬的粘土和細緻的咖啡色羅望子醬燒烤成的，且內含多種金屬。 
隆波田平靜地應道：“任何土，都跟著地球同時誕生。你的護身物，事實上，並不比我們進這房子

前所踩的土更古老。” 
單就那麼一句話，使我灑脫的把那護身物從脖子上摘下，以無上的自信，丟棄了我對這類物品的執

著。 
有人曾請教在脖子上佩戴佛教護身物好不好。 
隆波田回答說：“好是好，可是有件東西比佩戴護身物還要好，你要嗎？” 
隆波田有次被請求鑑定該人的護身物是否真有公認的超自然的神奇力量。 
“它的作者還活著嗎？”隆波田問那人。 
當獲知此作者業已早亡，此護身物原不過是個傳下來的遺物時，隆波田評到：“既然連 它的作者本

身都死了，我們又怎能寄希望這東西幫我們免死呢？” 
  
三十一、出家與還俗 
        為了拿掉惡性腫瘤，我不得不將隆波田的胃幾乎全部切除。因而建議他少吃多餐。隆波田說，

一旦如此，則日中之後尚須進食，那將犯戒並招引非議與譴責。在這種 強況下，他寧願還俗。因

為，對他而言，是僧非僧，兩無差別。他的心是穩定而不再退轉的。 
  
三十二、你認識隆波田嗎？ 
       隆波田提起如何有一天當他在拉瑪他菩提醫院等候鈷放射治療時，一位坐在附近的人開始同他

閒聊。初交 談時，他問隆波田認不認識隆波田。 
隆波田回答：“嗯，我是有點認識他。” 
在討論一些佛法後，那人開始起疑而問：“你就是隆波田對吧？” 
“正是”隆波田承認道。 
  
三十三、佛的事 
       有一次，我們討論佛舍利的本質，究竟它們是骨頭轉化成晶體或只是燒過的骨頭。被問及到他

的看法時，隆波田評到：“佛的事不干我們的事；我們的事也不干佛的事。但是，佛指示我們應該

明白所有關係我們的事，當你真認識你自己時，佛來不來都無關緊要了。” 
  
三十四、悟者 
       隆波田說：“就身而言，悟者與凡夫無別，唯有論心，證悟之性質時，悟者超勝凡夫。” 



  
三十五、隨順他願 
        我們有次問隆波田，為什麼現代人接受高更教育，有很多知識，而無法解決自己痛苦。 
他答：“多數人都隨順他願而不從自己心意，事即如此。” 
  
三十六、死者無用 
        隆波田說，修學佛法須今生成辦，不得等待死後。 
“人死後，不能為自己做任何事，而其文言、典範，也只能少許的利益他人。唯有還活著時，我們

能真正地自利利他。” 
  
三十七、禁絕肉食 
       我曾經問隆波田禁絕肉食是否有利修法。 
他答：“修法、悟法並不在乎或關涉我們吃或不吃什麼。試想，悉達多太子為悟道不僅禁絕肉食，

連飯也不吃、水 也不喝，直到瀕臨死亡，並沒有使他悟道。修道、悟道是智慧的事。” 
  
三十八、執著禪法 
       隆波田有次警告說：“執著於 法門或禪法，不論是那種，正如乘船渡河，舟達彼岸，由於執迷

船身與其引擎而不肯下船”。 
  
三十九、行善、作惡 
       我有次向隆波田提起，有些人懷疑古諺“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之真實 性。 
他指出：“是社會訂出了善惡的標準，在此地認為是善者到他方也許被判為惡。我們實應建立一個

新而較為確當的認 識，即——行善是善；作惡是惡。” 
  
四十、學生 
      隆波田有次將受過教育的人分成兩類而作了下述的比較。第一類是那些清楚的知道真理的人，

他們有智慧，開口時令人當下領會。第 二類人是些知識僅靠熟練或者強記而得的人。因為本身並

不真正知道真理，因此，當他們說話時，便蒙混而毫無節制地長篇大論，再不就大肆引經據典，以

使別人相 信他們。 ” 
  
四十一、過去、現在、未來 
       隆波田經常說：“過去已去，無法修正；未來未至，若欲作為，當下即做。現在若做好，今天

即是明天的好過去；而明天，當它來時，將成為業已做好的今天的好未來。掛心以往無 法修正的

事以及尚未發生的事，擔憂現在不能滅苦的事是無用的。” 
  
四十二、決心 
      根據經典，在成正覺前，悉達多太子接受在家女蘇佳塔的食物，吃完後，將托盤放入就近的河

中而下誓言：“若能 圓覺成佛，這盤應逆流而上。”這盤竟真的就逆流而上。我問隆波田對這個問



題看法，它似乎有違自然。 
隆波田指出：“所有東西都一定會被河水夾帶順流而下。但是這個故事是指逆向衝擊而來的念 流。

我們若能回顧念的源頭，就知道這故事所指的真正涵義了。” 
  
四十三、以覺工作 
       隆波田經常宣稱：“所有的人都有我們所處的社會需要我們完成的責任和義務。這是正常 的。

以自覺克盡己責將產生究竟圓滿的成果以及可能的最佳結果。” 
  
  
四十四、燈光 
       當隆波田健康變壞，瀕臨死亡時，我太太很擔心他死後弘傳正法的情況。隆波田回答說：“你
一點也不需要擔心這件事，只要人類存在，就有人想要了解法，因為法不是誰可以獨占或擁有的財

產。法 在佛陀以前就一直存在，但是佛陀第一個將法倡導出來。一個知法的人，像一盞黑暗中的

明燈。越靠近燈光的人看的越清楚，而稍遠一點就看的較不清楚了。有一天這盞燈一定要熄滅，但

是將會不斷地會再被點亮起來。” 
  
四十五、跟誰學法？ 
        當隆波田在 Samitivej 醫院接受治療的後期，他說：“我的病很深了，我必須要做的是保持覺

知呼吸，直到它停止。” 因此我直接問他：“當你離開人間，你推薦我們向誰學法，才 能獲得最佳

成果？”隆波田回答：“去！從自己身上去學法，觀照己心，是你能做的最佳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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